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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gend of Mulian Saving His Mother and Miaoshan are widely circulated 

Buddhist stories in the Han region. Both have undergone long-term evolution and folk 

reinterpretation, becoming integral parts of the filial piety culture. This article 

juxtaposes the classic texts of the two stories,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zation, plot 

structures, and associated folk rituals. It aims to demonstrate that both legends 

attempt to reconcile Buddhist monastic ideals with Confucian filial piety while also 

reflecting a clear patriarchal narrative perspective, thereby highlighting the filial piety 

concepts and gender consciousness with Han local culture. This article seeks to reveal 

the profound impact of these traditional narratives on gender role construction i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society, as well as their multifaceted cultural value. 
 
Keywords: Mulian; Liu Qingti; Miaoshan; Baojuan (Precious Scrolls); Filial Piety 

Culture; Gender Conception 
 

目连救母与妙善传说是汉地广为流传的佛教故事，二者在情节上存在相似之

处，并经过长期的衍变与民间再创造，最终融入孝亲文化的核心。本文通过

对两则故事中的人物塑造、情节设计及其衍生出的民俗科仪的并置分析，探

讨两者在试图调和佛教出世思想与儒家孝文化之间的张力时，如何显现出显

著的父权叙事视角，进而反映出汉地本土文化中的孝亲观念与性别意识。本

文旨在揭示这些传统叙事在历史与当代社会中对性别角色塑造的深远影响及

其多重文化价值。 

 

关键词: 目连、刘青提、妙善、宝卷、孝文化、性别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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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元对立的结构 

 

目连救母与妙善传说是中国汉地重要的孝亲类佛教故事，二者不仅广

泛传播，影响深远，还催生了丰富的民俗科仪，凸显了它们在文化与宗

教中的核心地位。妙善传说的最早记载可追溯至公元 1100 年，由河南汝

州知府蒋之奇 (1031-1104) 依据香山寺方丈所展示的文本创作的《大悲

菩萨传》（Dudbridge 1990, 7-16），不仅成功吸引了信众、复兴了香山

寺观音信仰，妙善公主也由此作为观音菩萨的化身而闻名。而目连救母

的故事则源自《佛说盂兰盆经》，尽管该经文传为西晋译家竺法护（231

-308）所译，但学界普遍认为它可能是汉地僧人为调和佛教与儒家思想

之间的张力而创造的伪经（Zhu 1993, 3-8），或是结合梵文经典的基础

上进行的本土再创作（Chen 1983, 1-2）。两则故事在叙事结构上具有相

似性：目连凭借超凡的神通力量与盂兰盆祭祀解救其母脱离地狱之苦，

而妙善则通过一心修行、割手眼医治迦摩罗疾缠身的父王。本文旨在通

过对比分析此二则经典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叙事情节安排及其衍生

的民俗科仪，深入探讨其背后的文化思想，以及它们在信仰与日常生活

中对孝道与性别角色的期望、表达与强化机制，并进一步审视这些古老

叙事在当代社会的回响与价值。 

目连救母与妙善传说同为汉地的本土创作，两则故事尝试以相似的情

节统一佛教与传统儒家文化，并均作为孝亲故事的典范为人颂扬。然而，

二者在讲述两性如何实现孝道时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深刻反映

了共通的性别意识。在故事结构上，目连救母与妙善传说均以二元对立

的叙事方式展开，贪婪的母亲与事佛孝亲的儿子、强硬的父亲与坚韧的

女儿之间的冲突设计，不仅迎合了观众与信众的心理预期，也展现了不

同的亲缘关系及相似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性别等级意识。在主角的塑造上，

目连与妙善有着截然不同的修行与孝亲经历。目连天然具备孝子与出家

者的双重身份，其求佛救母之路可谓顺利；他的这种先天超越性，是妙

善需历经重重磨难与自我牺牲，最终通过父亲妙庄王的忏悔皈依才能获

得的女性宗教修行合法性所无法比拟的。此外，在目连母刘青提与妙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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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女性的形象塑造上，前者因贪食违约产子受罚，后者则过午不食、

割肉孝亲。二者与食物的关系背后，反映了社会文化对女性身体与性欲

的迷思，“女性原罪”的观念也在“真实凡女”刘青提与“圣女”妙善

的对立中不断得到强化。由两则故事衍生的天狗禁忌与送子观音信仰、

血湖仪式与香山仪式具有不同的禳灾功能，进一步在日常生活中反映并

强化了社会文化对女性欲望与身体的否定。 

本文致力于对目连救母与妙善传说核心情节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进

而阐明二者共通的父权叙事框架及其所反映的性别观念。尽管两则故事

自诞生以来经历了众多民间改写，在后续的戏本宝卷中为吸引观众而衍

生出目连三世转生等扩充情节，但在讨论二者时，本文将专注于故事的

最核心情节与主要人物，有意忽略那些在后续添加的内容。对于目连救

母故事，本文将聚焦于目连母刘青提堕入地狱、目连施以援手及其相关

情节；在妙善传说中，本文则将重点分析妙善拒婚修行、割舍手眼以救

其父等关键情节。此外，分析将集中于刘青提与目连母子，以及妙庄王

与妙善父女这两对主要人物之上，对其他辅助人物则不作深入讨论。论

文将依次探讨故事的二元对立结构、主角的不同经历、迥异的女性形象

塑造、延伸的科仪功能，并最终探讨这些故事在当代的意义。 

目连与妙善的传说均采用了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通过刻画对立的人

物性格与行为模式来增强故事的冲突与吸引力。目连作为事佛孝亲的儿

子，与其贪婪并违背誓言的母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样，坚韧修行的

妙善与其强硬独断的父亲妙庄王之间的冲突也格外突出。两则故事都塑

造了一个善良虔信的儿子/女儿形象，同时作为对立面，刻画了一个诋毁

三宝的负面母亲/父亲形象，通过两者的比较衬托前者的高大。二元对立

是民间文学塑造人物所采用的普遍图式，不仅为故事提供了结构上的稳

定性与完整性，也符合民间观众的心理预期，是故事得以在民间广泛传

播的重要因素（Liu 2011）。 

尽管两则故事运用了类似的二元对立结构，但它们在展现不同亲缘关

系的同时，却共同构建了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叙事框架。目连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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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妙善与其父的关系都体现了男性在家庭内外事务中占有的主导地位，

强调了男性优越的性别等级制度。 

目连故事中的对立主要体现在目连与其母在信仰上的截然相反的态度，

以及目连如何在修行与尽孝间寻得平衡，而其母的地位与命运则受到他

的强烈影响。随着故事的发展，目连母（刘青提）在《佛说盂兰盆经》

中由“罪根深结”四字带过的罪孽逐渐被扩充完整。她背子开荤、弑狗

辱僧且不知悔改、发下毒誓，积恶难返的母亲形象与一心向善的目连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也面临着宗教救赎与行孝救母之间强烈的情感冲

突：佛教修行意味着对社会束缚与义务的打破，断除执念，令罪人自食

恶果，实现个人的宗教超越；而孝道则要求目连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

将其救离地狱（Idema 2008, 3）。尽管刘青提与目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各版本中多以跋扈悭吝的形象出现，但其展现了母子关系特有的母亲

对儿子具有控制欲与讨好的双重面向。刘青提在目连外出行商前应允施

舍财物，并在其返家时“火急铺设花幡，辽遶院庭”，言“自汝出向他

州，我在家中，常修善事”（Anonymous n.d.c.），表现出牵挂讨好、隐

瞒作恶的一面；又在目连求证自己是否撒谎开荤时执迷不悟、恼羞成怒，

以母亲的身份强硬道：“我是汝母，汝是我儿，母子之情，重如山岳，

出语不信，纳他人之闲词，终为是实。汝若今朝不信，我设咒誓，愿我

七日之内命终，死堕阿鼻地狱”（Anonymous n.d.c.）。刘青提矛盾的态

度来源于传统父权社会中两性的地位差距。一方面，她因赋予生命的母

亲身份而对目连有掌控欲，要求被敬重，想要将儿子作为探索者的男性

天然具有的超越性内在于自身之中，为己所有（Beauvoir 2013, 893）；

另一方面，作为在社会中依靠男性提供经济支持与价值认可的女性，丈

夫早逝的刘青提唯有母凭子贵，敬畏、仰赖目连。故事中的刘青提以自

私残暴的形象出现，又在生前死后命运的每一环节都依赖于目连的拯救，

虽离经叛道但仍被救离地狱。目连在被描写为具有神通力的得道者之外，

更被她衬托为有血有肉、具有人情味的孝子榜样，具有真实的个人魅力。 

在妙庄王与妙善的父女关系中，则体现为两个个体意识的碰撞，是女

性对父权的不服从与挑战。不敬三宝的强硬父亲与一心修行的善良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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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立，与目连母子如出一辙。然而，与目连故事中宗教追求与孝亲救

赎的张力不同，妙善与妙庄王的冲突在宗教与家庭的矛盾背后，是女儿

不顺父、臣女不顺君的女性独立与父权权威间的冲突：“汝今已长，当

遵吾教，毋在后宫惑乱嫔嫱。汝父有国，不喜此事。我与汝母为汝纳婿，

汝自今已往，当依正道，勿学邪道，坏吾国风。”(Jiang and Cai 110

0)。在妙善传说最初的文本中，妙庄王对妙善的不满便在于其拒绝顺从

命令，并做出败坏国风、妨碍国家统治的行为。妙善拒婚修行的行为不

仅有违其作为女儿顺从父亲的伦常女德，更是没有承担作为公主，进行

贵族婚姻为国提供聘礼及继承人资源的政治经济职责（Wing 2011）。妙

庄王对待妙善的态度也与刘青提对儿子的双重态度不同，他始终展现出

作为父亲与君主的不容质疑。其威严也在故事的发展中得到了更详尽的

描写：“众称人尊，祝立为帝，正治封疆，纵广十万八千里。皇城十二

门，围绕三千里，宫殿高广，金碧交辉，四相供奉，三公卫护。九番七

十二国，往往来来，万姓俱降。人人叩头，个个钦仰”(Puming n.d.)。

妙庄王逐妙善出宫、火烧尼庵甚至弑女都未经犹豫；而妙善则除拒婚外，

在言语行为上未曾再有忤逆顶撞，安然接下所有惩罚，这既体现了她作

为观音化身的无嗔与慈悲，也反映了父权社会中男性在家庭与政治中的

优越地位。在故事中其他人物对妙庄王的惧怕与服从的衬托下，妙善对

于社会赋予性别角色的反抗、宗教行为与世俗职责的矛盾尤为明显。与

目连调和宗教修行与无法割舍的孝亲情感的内在张力相对，妙善对于传

统社会的背离可谓重罪。纵观整个故事，其化解矛盾的目标在于如何将

自身为宗教修行所做出的不顺服重新内化于家庭职责之中，最终为父权

所接受与原谅。 

两则故事在突出亲缘关系中男性主导地位的同时，还展示了因果报应

对两性角色的不同影响。在妙善传说中，妙庄王具有人世的至高权威，

尽管在故事中两次受罚——“王心信邪，不重三宝，王无太子，惟有三

女”；“妙善思念：我之父王，不敬三宝，毁灭佛法，焚烧刹宇，诛斩

尼众，招此疾报”(Jiang and Cai 1100)；以及“玉帝符命，普召九天共

议：庄皇无道，削除三宝，犯罪不可轻恕。敕差瘟部，行病使者，送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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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妙庄皇，患生迦摩罗疾，折福现受报”(Puming n.d.)——但不论是无

太子仅得三女，还是生迦摩罗疾，均与其弑女作恶无关，而是因为他对

佛法的轻视与破坏，并作为人间统治者，妄想侵害玉帝统辖的神圣领域，

干涉天道。杀害妙善，毋宁说是妙庄王作为尘世父王对女儿的私人权力。

其人间权威从未被质疑，反而在故事更迭中不断得到强化。相对地，目

连故事中的刘青提则不曾脱离传统女性的家庭角色与边缘位置，始终作

为平凡罪女存在。她的罪状也在故事发展中不断被扩充详细，不仅破戒

开荤、诋毁三宝，更是犯下违背丈夫遗言、欺瞒儿子的不顺之罪。随着

刘青提罪行的加深，她所受到的地狱惩罚愈发严厉，目连为其摆脱地狱

苦痛的孝子美德也就愈光荣与值得称赞。妙庄王与刘青提相异的身份与

业报反映了两则故事中两性社会地位与罪罚的巨大差异，为后续文本中

血湖信仰的引入提供了正当性——在今生可达成的宗教皈依外，不可选

择的男女身份才是罪孽的终极差异所在。这种结构性的差异，为理解后

续章节中主角经历和女性形象的塑造奠定了基础。 

 

二、主角的不同经历 

 

目连救母与妙善传说具有共通的二元对立结构及其背后的父权话语框

架，这一框架直接影响并塑造了两位主角截然不同的修行与孝亲经历。

作为男性，目连自然地具备调和儒佛张力的“身披袈裟的孝子”之双重

身份，其个人宗教追求与孝亲行为达成了内在的统一。而妙善作为女性，

其宗教行为不仅要经历重重磨难与考验，最终还需要通过回归家庭角色，

并得到父亲的承认，才能获得合法性与认可。这种差异凸显了传统社会

对男女两性在精神追求与家庭责任方面的不同期待与规约。 

在修行与孝亲的过程中，目连与妙善的经历呈现出明显的差异。目连

救母的传说各版本普遍侧重描写他游历地狱、借助佛力获得神通以救母

的情节。相较之下，妙善面临的艰难险阻则在故事中不断加剧：从宫中

独立求道被逐，到尼姑庵的琐事劳苦，再到上刑场、下地狱，直至最终

割手眼的自我牺牲。尽管目连和妙善都面临着宗教追求与家庭责任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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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但出家修行可能带来的家族子嗣延续的断裂危机，在目连身上并不

显著，反而通过母亲的罪孽，成就了其有血有肉的佛门孝子形象。反观

妙善，她的拒婚修行则使她成为了与父权社会“二度断裂”
1
的罪人，不

仅需要经历重重磨难作为惩罚，也要通过最终的割肉孝亲行为完成对这

种断裂的自我赎罪。 

女性修行者在宗教中的经历通常比男性更为曲折且充满牺牲，甚至甘

愿“自虐”（Beauvoir 2013, 1117-1121）。这不仅反映了男性创作者对

于描写圣女受身体折磨的偏好，以及父权社会文化对于女性具有“缺陷”

的迷思（Idema 2008, 14-18），也由此塑造了通过折磨自身以证明虔诚

与神圣的“自我厌恶”式女性困境。在目连的修行救母过程中，其“牺

牲”被郑本《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描述为辞官与辞婚，皆因“真心

救母无他向”（Anonymous n.d.d, Part Two, 105）。这在进一步凸显其

孝心的外，目连的辞官或许与目连戏中所蕴含的民间对统治阶级荒淫腐

败的不满有关（Liu 1997, 75-77），而辞婚情节甚至塑造了新人物——

守节贞女曹氏——作为符合传统儒家思想的女性榜样。目连与妙善在故

事中的不同“牺牲”，反映了社会对于两性身份的不同期待：目连为救

母舍弃了似锦前程与重重诱惑，而妙善则因背离了文化规训的“美好”

路途——“当受苦的女子，你不趁青春，长就一人，老来方知空自惆怅。

不思父皇宫中富贵，只有天在上，更无第二家。”(Puming n.d.)——而

遭受磨难惩罚。这种对比揭示了男性具有更多的选择与自我超越的特权，

而女性的角色身份则更多地被框定在家庭之中。 

同时，女性的宗教追求与行为，往往仅能经由男性的认可或转化而被

承认，从而获得合法性。妙善传说的整个故事，可以概括为妙善的拒婚

修行从最初的不被理解与承认，到通过经历苦难与自我牺牲最终被家庭

接纳的过程。割肉孝亲是妙善神化的关键情节，也是其拒婚行为被原谅

的重要环节。唯有通过医治妙庄王迦摩罗疾并使其皈依，妙善的修道才

能成为合法的存在。这一观念在《香山记》中格外明显：妙庄王看到失

去手眼的小女儿悔恨万分，祈求上天为她“添手添眼”，却说做“千手

千眼”，因其金口所言，妙善化身为千手千眼观音（Guben Xiqu Congkan



佛教故事中的孝道与性别角色: 目连救母与妙善传说比较分析 / 郄云荻·曹彦

 

 

 Bianji Weiyuanhui and Cheng 2016, 95-96）。同是在《香山记》中，

妙善游地狱度白雀寺遇害五百尼众，其目的是劝她们不要记恨妙庄王（G

uben Xiqu Congkan Bianji Weiyuanhui and Cheng 2016, 72）。妙善的

割手眼、为火所烧的白雀寺与尼众，成为了令妙庄王由诋毁三宝者转为

皈依佛门或升天圣人的必要牺牲品。妙善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出的孝心越

强，妙庄王证得佛果越深，她的神性也才愈发凸显。妙善的割肉行为纵

然可以被视为佛教所推崇的“布施”与对终将幻灭的身体的摒弃，但与

目连设盂兰盆法会、广济他人不同，她的“布施”对象仍是自己的亲生

父亲。即便在后期游地府中增加了度亡魂情节，也无法改变以慈悲、观

世音声著称的观音，其成神之路必须经由对父亲的奉献来达成的这一略

带讽刺的事实。经由设法会布施，目连完成了由挂念己母的小乘阿罗汉

向大乘菩萨道的转变（Yang 2012），而妙善的拒婚修行与割肉孝亲，则

始终没有打破女性家庭角色的局限。 

尽管两则故事都是备受歌颂的孝亲传说，但不同的情节设置暗示着，

相较于孝子目连，公主妙善并非主要作为普适性榜样而被塑造。除前文

所述两人不同的布施行为外，目连更为顺利的行孝经历也反映着文本作

者与民间读者对二人的不同态度。目连的修行救母离不开神佛的指引与

帮助，刘青提作恶多端但仍能得救，与其说是目连救母，毋宁说是神佛

救母——天界主宰者对符合其要求的“人间榜样”目连的请求给予了支

持（Sun 2016）。而同为玉帝天神所称赞的妙善，则在刑场或地府生还之

外，从未收到更高层级的直接帮助。超现实的力量为目连的行为提供了

宗教性的支持，而妙善的求道环境可谓孤立无援。除了男性的压制与重

重磨难外，她还要应对来自周围女性的反复劝告。不仅两位姐姐劝其享

受王宫中荣华富贵，白雀寺五百尼众同样对其行为感到不解：“妙善生

长王宫，何苦自求寂寞”、“妙善生于宫中，不知外之艰难，意为出家”

(Jiang and Cai 1100)。传统社会中的女性出家往往为外在环境所迫，而

妙善身为遥远时空的公主
2
，其身份与普通女性相差甚远。不仅是文本中

的女性，女性读者也可能更倾向于站在规劝与不解的角度，看待其拒婚

修行的选择。此外，尽管妙善曾于宫中持斋、白雀寺劳作、香山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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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从未成为严格受戒的出家者，而是始终在宗教修行与回归家庭角色

中留有转圜余地，从而避免了女性读者对“出世”行为的直接效仿。与

在家者妙善仍需服务男性、回归家庭以获得合法性相对，目连的出家修

行与孝亲具有天然的内在调和。《佛说盂兰盆经》中，他“始得六通，

欲度父母”（《佛说盂兰盆经》）。在后续的版本中，或父母双亡后证

得阿罗汉果，或外出修行得目连尊者法号，种种宗教修为成就无需经由

救母达成。而神佛对其帮助之多，亦表明其行为所受到的超自然鼓励与

因果理论的支持。 

《佛说盂兰盆经》及后续目连故事以调和儒佛冲突、宣扬敬僧为主要

目的，塑造了天然统一佛教修行与儒家孝亲的目连形象。而儒家忠臣蒋

之奇所作《大悲菩萨传》（Chen 2012），则更似将儒家思想对于女性规

训的内核，巧妙地埋藏在佛教传说故事之中。由此观之，妙善传说并非

支持女性个人宗教追求与自由选择的独立宣言，而更像是一种巩固父权

社会秩序的教化工具。这些主角经历的差异，直接关联到故事中女性形

象的塑造。 

 

三、不同的女性形象 

 

目连与妙善在追求各自宗教与孝亲目标时所遭遇的境况大相径庭，这

种差异深刻地影响了故事中核心女性形象——目连之母刘青提与公主妙

善——的塑造。她们分别代表了传统社会对女性身体与情欲的两个极端

面向，这种对立在文本的演变中得到了不断的强化，并反映了深层的性

别规训与期望。两则故事后期版本中所融入的血湖信仰，以及由此衍生

的截然相反的夺子天狗与送子观音的神祇形象，进一步揭示了传统父权

社会对“女性原罪”的迷思。 

在目连救母的传说中，目连母的罪名随着故事的改编，逐渐有了明确

的“贪食”指向。这一罪状不仅象征其食欲，更暗示了其潜在的“情欲

之罪”。《佛说盂兰盆经》虽然只以“罪根深结”四字概括目连母的罪

名，但其得钵饭后“左手障钵，右手搏食”的行为，已暗示了其贪婪的



佛教故事中的孝道与性别角色: 目连救母与妙善传说比较分析 / 郄云荻·曹彦

 

 

罪根。《佛说盂兰盆经疏》则将她的“悭贪是苦根”明确点出，其后讲

述的目连出行、其母不供三宝反而欺瞒的故事，成为后续改编本扩充的

核心内容，对“破戒食荤”进行了着重描写与强化。目连母的贪食不仅

象征着她耽于世俗享乐、不敬三宝的罪状，也投射着社会文化对女性情

欲与身体“不洁”的原罪观念。自《佛说盂兰盆经疏》起，目连与其母

拥有了各自的本土姓名：罗卜与刘青提。而“罗卜”这一俗名，在部分

版本中甚至与刘青提的贪食直接关联：她因食用萝卜而怀胎生子（Li 19

93）。刘青提在地狱所受的刑罚，也展现了其除悭吝口腹之欲外的情欲

之罪。在《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中，目连于阿鼻地狱中终于寻见刘

青提时，其“身上下四十九道长钉鼎在铁床之上”（Anonymous n.d.a.），

这与文本对铜柱铁床地狱中“女卧铁床钉钉身”的惨状描写如出一辙，

而堕入此狱的原因，正是“在生之日女将男子，男将女人行淫欲”（Ano

nymous n.d.a.）。至《血湖宝卷》，地狱中出现专为女性设立的血湖地

狱，更是将刘青提的罪孽扩大至所有女性，将女性的经血与生育视为原

罪：“月经来了，用水洗荡满地，随便乱到，触犯天地，水府龙神，造

下孽障”、“生男育女，产后未曾满月，到佛堂触犯三宝，到厨房触犯

灶神，到门外触犯三光，到河边触犯河神”(Anonymous n.d.e.)。就此而

言，目连的存在实际上即为刘青提“罪孽”的最直接体现，其救母之旅

因此也带有自我认识与自我救赎的意味。然而在此过程中，两性情欲交

合的罪名被不成比例地集中于女性身上，作为所谓“染污”产物的儿子

目连，却摇身变为拯救者，母亲刘青提唯有经过他的斋僧念佛才能脱罪。

女性的生理状况与生产行为在血湖信仰中被扭曲为身体缺陷的原罪，唯

有通过男性的帮助才能脱离地狱痛苦，其孕育生命、延续家族的生产力

由此被消解为男性超越性的延伸。通过为女性“赋罪”并为其提供“解

脱”之途，男性解决了既要谴责女性身体与情欲的“不洁”，又要感激

母亲并确保女性继续生育这一社会延续功能的内在矛盾（Grant and Idem

a 2019, 18）。 

与刘青提的形象截然相反，妙善始终被塑造为一个禁欲与自我牺牲的

圣女形象。其少女未经初潮（Idema 2008, 18）、不食荤腥、坚定拒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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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修行的设定，都令妙善在世俗与宗教层面杜绝了情欲与生理的“罪

孽”可能，从而断除了堕入血湖地狱受难的根源。最终通过割肉孝亲，

妙善达成了对“女性性别罪恶”的解脱榜样：神化为观音后，其女性的

“不洁”身份便也得以化解。为女性“原罪”提供救赎之道，这成为《观

音济渡本愿真经》中观音下凡的动机之一，也是妙善传说吸引女性信众

的重要原因：“但视女子，不明天理循环，世所禁戒，有堕落不堪者也。

细思尘苦，可悲可叹，吾不如下世，脱化女身，解此五浊之灾，以作后

世榜样，使妇女亦好知非改过”（Anonymous n.d.e., 10）。同在这一版

本的故事中，妙善与刘青提在血湖地狱发生了直接的相遇。妙善游地府

间，有判官禀报佛旨，言本性迷昧、贪食浊物的张氏（刘青提的另一称

谓）因其子修音（目连的另一称谓）行善积德，被救出血湖地狱，往生

极乐。见此情境，妙善叹道：“可羡这胡张氏算有缘分，得一个胡修音

立志修真...待我把衣钵显弥陀听令，南无佛提一提逆转乾坤，各地狱顷

刻间都皆变尽”（Anonymous n.d.e., 107-108）。妙善与刘青提在故事

中产生的交集，为女性展现了两条对抗命中注定的血湖地狱的途径：一

是“母凭子贵”，寄希望于生养一位目连般的孝子；二是信仰妙善观音，

凭借自身和女神的修行力量得以解脱，甚至去除“女身”。妙善的拒婚

与反哺，也由此在某种解读中被视为扭转了家庭中的供需关系，从而

“真正”提升了女性身份、唤醒了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行为（Jansen 201

6）。 

尽管妙善似乎是一位反抗父权的女性榜样，刘青提的经历也警示着女

性婚姻生育之苦，但两则故事的流传与阐释，长期以来主要由男性主导，

两人的形象也始终为规训女性行为、巩固社会父权结构服务。刘青提的

脱罪必须经由男性的拯救，妙善的修行圆满也离不开男性的认可而最终

达成。两位女性的不同经历，展示了民间文学中女性命运的某种共通性：

担忧被家庭放逐，渴望得到家庭这一结构性存在的永远承认（Ding 201

7）。具有个人欲望的“凡女”刘青提，无疑更加贴近真实的民间女性。

在传统儒家社会中，她们难以避免结婚生子、产生“血污”。文本对于

女性怀胎生子的劳苦与死后受罚的不公的描写，也在故事改编中被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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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女性读者一方面对“在生之时，生男育女，吃尽千辛万苦”感同

身受，另一方面又为“死后又堕在血湖池中，过去生男育女辰光，着了

多少急，受了多少气，困过多少湿尿席”(Anonymous n.d.e.)的地狱恐惧

所笼罩。一心救母的目连因倡导子女为母赎罪的孝行而备受欢迎，女性

在歌颂孝子目连的同时，也同情刘青提的遭遇，并进行自我劝善，以期

获得男性的仪式性拯救。相对地，近乎完美、禁欲无嗔的公主妙善，与

世俗女性的生活经验相去甚远，以至于她们难以在其形象中找到与自身

的直接重叠之处。这也进一步反映了这一“圣女”形象，其塑造目的或

许并非意在作为普遍效仿的榜样。 

不仅刘青提的血湖受难强化了女性的“原罪”迷思，妙善不断表达的

对死亡与地狱的恐惧，以及最终去除了俗世性别的成神结局，也间接深

化着女性“不洁”的观念。两则故事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相似的主题：

无可避免的“女性身份”如何为男性力量所“化解”。刘青提依赖男性

得以解脱，而妙善则通过放弃性欲、脱离凡俗婚嫁来回避地狱之苦，又

因割肉救父这一极致孝行，为女性提供了一种“禁欲式”的婚姻与尽孝

教化：即女性的角色价值始终根植于家庭，无私欲的孝女也会为了父亲

的幸福与家庭的延续献出个人的自由——这种不因个人欲望、而是以家

庭为导向的奉献与牺牲，并不会受到地狱的谴难。 

刘青提与妙善分别衍生了夺子天狗与送子观音的信仰，这两位不同的

神祇形象，反映了共通的父权社会对于女性身体与生育能力的恐惧与迷

思。在《血湖宝卷》等部分版本的目连救母故事中，刘青提为目连救出

地狱、托生为犬后依旧不改悭吝恶习，因此最终维持犬型，并由此演化

出会偷食婴儿以致流产的天狗信仰（Sun 2016）。与夺子天狗相对的是广

为人知的汉地送子观音女神。经历了交合与生育的刘青提被视为纵欲的、

具有破坏性的“不育”女神（天狗），而未经初潮、形象禁欲的妙善

（观音化身）反而成为了最富生产力的生殖女神。这两种形象共同深化了

女性身体的“原罪”观念，两性的欲望被集中为单性的罪恶与诱惑。尽

管女性的性欲与身体具有可能毁坏男性统治与理智的“危险”，但脱离

了性欲却又掌管生育的观音形象，则展现了父权社会对于女性生育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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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望与对女性身体恐惧的内在矛盾——女性始终难以完全脱离社会赋

予其延续子嗣的义务。两则故事及相应信仰的传播，与女性迷思的社会

基础相互促成：只有在“女性原罪”理论成为社会共识的情况下，故事

与信仰中的这些女性形象才能被广泛接受；同时，也正是在对传说的不

断唱诵与对神祇的崇拜中，女性“缺陷”的文化迷思被不断深化，女性

对于自身身体的厌恶与恐惧也将愈加强烈，从而更加归顺于父权社会之

中。这些迥异却又内在关联的女性形象，不仅存在于文本叙事中，更通

过衍生的科仪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展演与强化。 

 

四、延伸的科仪功能 

 

目连救母与妙善传说中塑造的鲜明女性形象及其承载的性别观念，在

文本之外，亦通过具体的民俗科仪——与目连故事相关的唱诵宝卷时的

破血湖仪式，以及与妙善传说相关的香山仪式——在社会生活中得以实

践和强化。这些科仪因其故事基础、情节设置与人物塑造的差异，展现

出显著不同的功能与社会意义。前者往往强调晚辈行孝，特别是儿子为

母亲解除“血湖之罪”，利用并强化了女性对于地狱的恐惧以及对家庭

角色的认同；后者则在流传过程中逐渐转变为一种更为普遍的祈福消灾

活动，其仪式实践取舍了故事情节的特定象征，从而淡化了妙善形象中

潜在的对家庭的反抗色彩，消解了其独立的个体意识。 

在目连救母传说的演变中，刘青提在地狱的原始经历与目连设盂兰盆

法会的普度众生的情节，在仪式性文本中逐渐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

对女性生育劳苦的加强描写、女性在血湖地狱中受难的骇人情节以及目

连如何通过孝行使其母脱罪的强调。对女性血湖地狱受苦的刻画与孝子

为母赎罪的仪式描写，以《血湖宝卷》最为典型。其强调女性之所以堕

此地狱，主要是因为经血和生育带来的“染污”，以及在传统社会中德

行的缺失（Lu 2019）。宝卷具体地提出了儿子应如何通过敬僧布施、持

斋念佛、念诵破血湖偈以及象征性地饮用“血湖水”等方式为母消罪。

以此为基础的破血湖仪式，通过强调儿子为母禳灾的孝行，强化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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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母亲的“尊重”与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因而深为受血湖恐惧影

响的女性欢迎。然而，破血湖仪式的孝行义务建立在加深“女性原罪”

观念的基础之上，它将对女性的尊重更多地局限于其“母职”身份，而

非对其个人意志与选择的真正肯定。儿子为母赎罪看似调和了佛教中摒

除性欲的教义与儒家生子尽孝的社会义务，但却在佛儒思想的这种特定

融合中，进一步加深了女性身体“不洁”的观念。血湖仪式将劝善与禳

灾功能紧密结合，将女性的生理特征与传统妇女道德德行捆绑在一起，

使得女性被放置在道德与宗教的双重束缚之中。其自我认知受限于父权

社会对女性的期望与规范，个人角色依旧被主要框定于家庭责任之内，

并背负着“不洁”的罪名。通过对女性受苦的细致描写，男性作为“纯

洁”与“拯救”一方的形象被烘托得愈发高大，而女性则只能在宗教与

道德的狭缝中等待男性的帮助，并将“重生为男性”视为一种理想的解

脱目标。 

相较之下，在常熟地区唱诵《香山宝卷》时所举行的香山仪式，则在

流传过程中淡化了妙善传说所蕴含的女性反叛色彩，逐渐演变为信众表

达佛教信仰、劝导向善、祈福消灾的仪式（Sun 2019）。通过在宝卷的关

键情节转折点举行相应的仪式，重演故事中的人物经历，仪式的参与者

在象征意义上重现了故事情节，期望在现实中获得传说中的幸福与和谐。

香山仪式主要包括妙善入白雀寺、妙善游地狱并还阳成道、请灵丹等部

分（Bai 2017）。通过详细讲述白雀寺的布局细节，“入白雀寺”一节再

现了妙善初入白雀寺的情景，为参与者提供了虚拟的朝拜、表达虔诚信

仰的神圣场所；妙善为妙庄王所杀、游历地狱并还阳的情节，则侧重强

调宣说宝卷的超度功能与借因果理论的劝善导向；“请灵丹”作为仪式

中最重要与受欢迎的小节之一，来源于传说中妙善割肉孝亲医治妙庄王

的核心情节，在仪式中，这一行为被赋予了医疗的神圣意义，使仪式发

展为一种超越性别差异、为大众祈福消灾的民间科仪。随着妙善坚韧圣

女形象在仪式实践中的淡出，仪式的重点转向了对“孝女”行为的赞颂

与对身体健康的普遍祈愿。科仪对于故事与人物形象的这种取舍与演变，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反抗者圣女”妙善与大众，特别是传统女性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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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其强烈的个人意志与对父权的反抗性，在民间信仰的长期实践中，

被逐渐淡化、筛选，最终更多地融入到符合女性传统社会身份认同的框

架之中。这些科仪的演变与功能，不仅反映了故事在民间的接受与再创

造，也引出了对这些古老叙事在当代社会中意义的思考。 

 

五. 故事的当代回响与价值 

 

目连救母与妙善传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并不

仅限于历史。在当代社会，这两则故事及其所承载的孝道观念与性别角

色依然以多种方式引发回响，具有不容忽视的文化价值与反思意义。 

两则故事作为佛教孝道传说，是思想碰撞、适应、转型的典例，为当

代理解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与复杂性、思考社会多元价值与审视孝道转型

提供了独特视角。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元局面，两则传说所展示

的外来宗教本土化的成功案例与所揭示的文化融合中产生的权力不均与

价值选择，对当代文化交流、宗教对话与社会价值构建，提供了可供借

鉴的历史经验。而对于今日的中国社会，核心家庭成为主流，个体价值

更多被强调，故事中目连不惜一切救母的孝行、妙善牺牲自我顺从父权

的“传统孝道”模式，亦促使当代社会对理解与实践孝道的反思。古老

故事中行孝与个人追求之间的张力持续至今——如何在快节奏的社会中

平衡家庭责任与个人发展？传统的叙事在当代依旧能够激发关于代际责

任、情感纽带维系以及孝道本质的讨论，推动孝文化向更符合现代伦理

的方向发展。 

对于性别研究而言，目连救母与妙善传说则是探讨传统性别观念如何

持续影响当代社会的宝贵案例。对其中蕴含的父权叙事特征的分析，在

今日依旧有助于揭示潜藏于文化深层、束缚性别的刻板观念。对于刘青

提罪愆的强调、妙善自我牺牲的德行的赞扬，背后对女性道德与行为的

隐性期待依旧存在。持续批判性解读这些传统叙事，有助于当代对性别

平等的清晰认知，并推动社会对女性价值、身体自主与多元性别角色的

理解与尊重。同时，尽管妙善为追求信仰展现出的坚韧与抗争最终被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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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父权的框架，但也为当代女性主义提供了重新诠释与发掘当代积极力

量的可能。 

对目连救母与妙善传说的研究，不仅是对过去的追溯，更蕴含了对当

下的关照。通过深入挖掘并批判解读这些故事，能够更好地理解传统文

化的复杂遗产，并从中汲取智慧，思考应对当代的新挑战，促进一个更

为平等、包容的未来。 

 

六、结语 

 

目连救母与妙善传说，作为汉地本土文化中广为流传的佛教孝亲叙事，

均尝试在佛教的出世思想与传统儒家的入世伦理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且都被奉为孝道的典范而受到尊崇。本文通过对这两则故事的文本分析

与比较，揭示了尽管它们在叙事结构上具有相似之处，但在具体阐释两

性如何履行孝道时，却因主角的性别差异而呈现出显著的不同，深刻反

映了父权社会对两性角色在家庭、社会乃至宗教实践中的不同期望与规

约。 

在目连救母的故事中，男性主角目连的孝行被赋予了天然的正当性与

超越性，其救母之路虽有波折，但终得神佛襄助，顺利完成。与一心向

善、神通广大的目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母刘青提因贪食破戒、悭吝

自私而堕入地狱，其形象背后映射出社会文化对女性情欲与身体的刻板

指控与“原罪”迷思。目连的救赎，不仅是对母亲生养之恩的回报，更

在客观上强化了女性生理“原罪”的观念，并通过将罪责主要归咎于女

性来衬托目连的孝行与男性的优越地位，从而巩固了父权社会的伦理秩

序。 

相较之下，妙善的故事则更为复杂地展现了女性在父权社会与宗教追

求中的困境。妙善为追求个人信仰，不得不承受来自家庭与社会的巨大

压力，历经重重磨难，最终以割肉救父的极端牺牲行为，才获得了其宗

教实践的“合法性”并回归家庭的“圆满”结局。目连的宗教追求与孝

亲行为之间几乎不存在根本性冲突，他同时拥有家庭中的潜在主宰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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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文化所赋予的向外探索的权利；而妙善的宗教行为却与其家庭角

色发生了剧烈冲突，导致她背负“不孝不顺”的重大罪名，这一罪名唯

有通过极端的自我牺牲与得到父权的最终宽恕与认可，才得以消解。故

事中对女性宗教追求的种种限制与最终将其纳入父权框架的结局，揭示

了在传统社会背景下，女性的角色更多被局限于家庭之内，其个人意志

与精神追求难以自由实现，其行为的合法性往往需要通过男性的认可方

能获得。 

两则故事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不仅体现了父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生育

能力及道德行为的特定期望与规训，也揭示了女性在传统文化中所面临

的双重困境。一方面，女性被期望超越生理的“不洁”，展现出“神

性”；另一方面，她们又被牢牢赋予了生育繁衍、维系家庭的社会义务，

其个体自由与选择受到家庭与社会结构的约束。充满世俗欲望的“凡女”

刘青提与近乎完美的“圣女”妙善看似对立，实则共同揭露了父权文化

对女性的多重压制与控制。 

这些古老的故事及其所承载的观念，在当代社会依然具有深刻的回响

与多重价值。它们既是反思传统孝道与性别观念现代转型的镜鉴，也为

我们思考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价值构建提供了历史参照。 

综上所述，目连救母与妙善传说虽同为汉地孝亲佛教故事的代表作，

但因主角性别的差异，清晰地展现了父权社会中的性别意识如何深刻地

影响和塑造了两性在宗教实践、家庭关系以及社会角色中的定位与命运。

男性在故事与潜在的社会现实中被赋予了更多的超越性与向外探索的权

利，而女性则更多地被束缚在家庭的框架之内。她们的个人意志与精神

追求，唯有在符合社会与家庭期望的前提下才能得到有限的施展，其宗

教行为也往往只有在获得父权体系的认可之后才具有不被质疑的合法性。

这种深植于社会文化中的性别等级观念，不仅在历史文本中得以反映和

强化，也在相关的民俗科仪与信仰实践中得以延续，从而在漫长的历史

中构成了对女性角色与身份认同的无形牢笼，其影响至今仍值得我们深

入反思与批判性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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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1 “一度断裂”指女儿作为注定外嫁者，无法延续自身家族，而“二度断裂”则是指在女身的

基础上拒绝出嫁的行为。详见 Dinh(2017)。 
2 圣女的故事往往发生于遥远的土地与过去，并非作为要求效仿的榜样而被男性创作者塑造。

详见 Idema(2008,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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